
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  -- 八仙得道
第六十七回  張幕借魂妖物欺主　救徒助法神仙下凡

　　卻說李少君按照王一之所教役鬼之法，在宮中設一密室。　　室內再張黑幕，中間懸起一盞明角燈兒。佈置既妥，仍把英英之

魂放在身邊，方請武帝前來相會。武帝聽說已把李夫人生魂請到，不覺又是感傷，又是欣慰，跟隨李少君到了這間密室。

　　少君請武帝坐在幕外一旁。自己仗劍捏訣，作起法來。武帝目不轉睛的向幕中張看，先時空洞洞地一無所有，隨後忽起一陣陰

風，吹得明角灩兒在空中晃了幾下，裡面的燭光，黑而復明幾次。武帝膽子雖大，至此也不覺有些發毛起來。少君急把劍鋒向燈光

連指三指，這才風平燈亮。但是亮中帶暗，終有幾分陰森氣象。武帝卻已瞧見那邊壁兒角上，黑幕邊頭，似乎有個女人的影子，映

在幕上似的。那神情的確有幾分像李夫人，可又不�分逼真。武帝想：「這是他死後變態，不足為奇的。」再一細瞧，那影子竟離
開布幕，冉冉而下，似向自己這邊走來。但是再注目，又似仍在幕上，並未移動一般。武帝心中又急又痛。

　　待要出聲叫喚，又恐自己陽威衝散了他的陰魂，只得再行耐心地等著。過了片刻，那鬼魂似乎也已瞧見武帝，面上頓時現出一

種憤怒的光景。武帝吃了一驚，自思：「夫人在世時，感情極篤。今日死後重逢，應該悲喜交集，如何反有怒意？」正在胡思亂

想，那鬼忽然翻了個身，背對武帝，面靠布幕，再也不得相見。武帝不覺大悲，忍不住吟出幾句詩來：「是邪非邪，忽去忽來。何

姍姍其來遲？」吟畢放聲大慟，淚如雨下。忽聽轟然一聲，宛如雷鳴。少君慌慌張張，過來將武帝一拖就走。武帝被他弄得莫名其

妙，身不由己，跟了同走。兩隻眼睛卻還捨不得，再向幕中一看，不料所見鬼魂竟是披頭散髮、舌垂三尺、七竅流血的一個縊死鬼

兒，武帝嚇得大叫一聲，撲在地上。少君急忙將他扶攙而出。回到宮中，面色兀是灰黃。

　　屏去侍從，動問少君：「因何夫人變成縊死鬼模樣？」少君忙奏稱：「這是萬歲口吟詩句，把李夫人的遊魂逼退。臣身邊原帶

有一個縊鬼，乃是鬼師王一之托臣鞫問的一件案子。大凡屈死之人冤氣不散。雖逢陽威，仍能出現。夫人既去，他就乘機出現，欲

求萬歲替他作主。」武帝聽了，忙問：「這是什麼縊鬼？因甚負屈而死？可細細奏與朕知。朕必替他報仇。」少君奏稱：「這事遲

早終要萬歲作主。不過現在未至其時，說也無用。況內含天機，泄漏有罪。臣也不敢妄奏。」武帝聽了，因心中正在苦念李夫人，

也沒心思追究下去。問了幾句，也就罷了。少君便把英英生魂帶回，交還王一之。

　　王一之自少君走後，恰巧他弟子費長房前來，問知此事。

　　長房大不以為然，說：「師父被少君利用了。無論天上陰曹，白玉帝以至閻羅，最重的是男子氣節，女子情誼。似英英這等貞

節，真當得天神共敬，三教同欽。師父身為鬼師，正合仰應天心，俯合人情。對這等鬼魂，要格外垂青，特別敬重才是。怎麼可以

濫用道力，隨便借給一個不相干的渾人，將去代替人家婦女生魂？這事不但褻瀆貞女，且恐有傷老師自己品德，為天神所不容。弟

子不敏，很替師尊擔憂咧。」王一之聽了，這時正值大醉之後，神智模糊，當作長房有心毀謗師長，反將他斥罵了一番。長房知他

醉中糊塗，也不和他爭辯，暗暗地歎口氣，告別回去。到了次日，王一之已把宵來之事，完全忘記。

　　長房也不再提起這事。直到午後，少君親來還這鬼魂，一之方才記得起來，頭晚長房勸諫的話也還有些影象兒，嵌在心坎兒

上。回頭一想，覺得長房之言，句句是真。英英是何等貞烈之女，生前尚且不肯稍行變節，死後被自己和少君，用道法將他褻侮，

他怎能甘休？此等貞魂烈魄，原可自在遊行，往來三界之中，逍遙四海之外。今雖暫托自己宇下，不久必蒙帝天宣召，特加榮寵。

那時他念受辱之仇，豈肯默而不談？那麼自己的生命前途，還有什麼辦法？深想至此，禁不住慄慄自危。

　　他向少君瞧瞧，再向長房怔了一會兒，忽然浩歎一聲，淚如雨下，弄得少君和長房都有些莫名其妙起來。只見王一之恨恨地對

長房說道：「老弟，我如今記得你昨天的話來了，恨我太不自檢，性情又生得太躁。從前追隨名師學道多時，結果偏於這個無關得

失的氣字，少了一些忍耐功夫，幾乎闖下大禍。幸蒙吾師救援，免入地獄，且承委充現在的職司。誰知我太沒出息，事情過了百幾

年，不但沒有進步，反而酗酒誤事，甚至受損友之欺，厚侮貞魂，無可挽救。想來這事必應天帝查究，一經鞫實，只怕仍要淪入地

獄之中。還記得那年吾師諄諄告戒，語氣中似乎說我不但不配修道，就連做個厲鬼頭兒，也不容易。言外之意，很像替我耽心，防

我結果不良的光景。如今回念起來，這百餘年間，倒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。想不到今日之下，年紀越老越背晦，竟又上了小人的

當，作出這等喪心病狂的事情來。看來此事的結果，一定不堪設想。吾師預言，莫非就應在今日麼？想我一生剛直，好善施樂，任

俠尚義，絕不作那卑卑鄙鄙、齷齷齪齪的小人。自問生平行事，雖不敢妄擬君子，差可免為小人。萬料不到修道既不成功，連小小

鬼仙的地位都保不住，甚至臨了兒，還要闖出這場大禍。我這一生，原不足道，只是有何面目見我師於世外，並且也自覺無以對我

長房賢弟。因為昨天之事，要是你規諫之後，馬上醒悟，或許還有補救的餘地。

　　「偏我這該死的酒性，一經發作，竟昏得人事不知，比鹿豕木石還不如。錯過這最後的機會，這才把個大錯完全鑄成，一點沒

有挽回的地步。唉，唉，事已如此，我除了安坐待罪之外，還有什麼辦法？我也決不敢怨我自己的命運不佳。只恨我太沒人性，沒

出息。年紀活到這麼大，連個人的邪正都分辨不出來，一件事情的是非都判別不清。可見背晦是真，還有什麼話說呢？」說著，又

是一陣歎氣，伏在案上，兀自傷心淚下。

　　長房究是他的弟子，平時感情又好，見師父說得那麼厲害，轉非自己意想所及，也不禁愕然發怔。只有那個借魂欺君的李少

君，本來不是什麼好人，雖然得到王一之如此幫忙，因他做慣邪事，覺得欺侮一個女鬼，真比芥子兒還小的小事。偏偏王一之口中

說出許多不乾不淨夾風夾雨的話來，叫他如何受得下去。當下也不管王一之傷心怎樣，如何難過，忽然仰天冷笑了一聲，大聲說

道：「倒也沒曾見過這等沒用的混賬東西，還要自誇君子，真個慚愧極了。我便算是損友，是小人，是特為害你來的。你是君子，

是正人，如何倒絕不猶豫，一口就答應了我呢？你是專管這等事情的，應知此中利害和規矩。本來我只要一個尋常的女魂，你就不

該把這位貞魂，也一起弄來。既你做鬼頭兒的人把此鬼弄來，我又怎能不信你是不能利用此鬼呢？本來全是你自己做的事情，禍還

未闖，先把老友得罪起來。究竟算得一回什麼事兒？你得自己思量一下子看，我卻懶得陪你這等糊塗東西說話了。」說罷，大踏步

出門而去。

　　王一之等他走遠了，不覺倒抽了一口涼氣，長歎一聲，回頭對長房說道：「賢弟，你見了麼，這等人真可算得是天良掃地了。

我總怪自己太沒眼力，把小人當作個正人。也是自己作孽，夫復何言。但有一言要對你說一聲兒，我也知道這禍闖得太大。上次鬧

的事情，雖然比這個更大，但所誅的盡是壞人，況是情有可原。加上那時吾師近在一處，有他解厄，免得一死。此番之事，卻完全

是自己作孽，再沒法子可以挽回，也且決無第二師尊再來搭救。料想此事發覺，也不得過遲，至多幾天之內，我的生命必然完了。

我死不足惜，況有你這等弟子，大可傳我衣缽，死也無恨。我從今天起，便要把你學而未全的法力，完全教授了你。你便可作我的

傳人。我死之後，料我師必當前來一趟。你要千萬替我代求他老人家，重行救援一下，使我得減免許多罪過。這是最最要緊的事

情，你可不要忘記。」長房聽了，不覺�分感傷。事到其間，無話可勸，只得順口安慰了幾句，也就罷了。
　　不道天曹地府，賞罰最是嚴明。這件事情，凡間還沒有什麼人曉得，天宮之內，卻早有三界糾察神奏上玉帝。玉帝得奏，以王

一之、李少君侮辱貞魂，欺罔君上，叫歲星東方朔查明正法。東方朔近在朝綱，自從李少君蒙召入宮，武帝�分恩寵優禮，在東方
朔之上。皆因東方朔正直忠良，立身朝廷，只知導君於正，格君之非，時而譎諫，時而直言，補袞之功端不在少，但也因此為武帝

所不悅。同時李少君還要忌嫉東方，最厲害的，是說上次請來王母及群仙，乃是一班妖人變化而來。其實真正王母還高坐瑤池，曉

都沒有曉得。武帝對於此事，本極疑心。今被少君這樣一說，少君又是第一寵信之人，方在言聽計從的時候，又兼說的事情，正中

了自己的心坎，焉有不信之理。但因事已過去，為沒能找到一個證據，恐怕東方朔不服，也就置之不論。但武帝對於東方朔，卻是

厭惡越深，忌他也越甚。東方朔自然知道這些內幕。好在自己原不在乎利祿，就是皇帝寵信與否，都是與己無干的。卻由他去怎樣



挑撥離間，橫豎一概置之不理，也就完了。但為本人免禍起見，也不便再和從前一樣的竭智盡忠，言無不盡。武帝既不大和他說

話，他也自顧修他的大道，不大預聞朝中之事。因此君臣同僚之間，尚能相安無事。至此他既奉到天庭法旨，他也早聞少君勾串王

一之劫誘貞魂，代充李夫人，欺罔天子。因為事不干己，也不便多口取罪。這時卻因職責關係，就想推諉，也是辦不到了。

　　這日，正在家中思量：「如何可以取那王一之、李少君的性命。王一之雖然沒有多大法力，少君卻甚有邪術，功行不在本人之

下。若是和他相持起來，一則失了天庭體統；二則耽延時日，恐為玉帝所責；再則少君日近帝居，萬一我去召他，他卻以天子為護

符，拒不受傳，甚至倚仗帝力，反將我問起罪來，這事更不好辦了。若就此不聲不響，暗中飛劍傷他，也與體制有礙。須要鞫實罪

狀，明正典刑，方不愧執法官兒的身份。也且天宮作事，該應如此光明正大才好。」想到這裡，倒�分為難起來。躊躇多時，忽然
困倦起來，就伏在案上打個盹兒。

　　剛剛有些睡意，驀聽得半空中鸞鶴齊鳴，接著就有飛鳥降落在自己天井內。東方朔慌忙起身出門，睡眼朦朧的看了一眼，只見

兩位仙人，一穿白，一披氅，立在天井旁邊，且有彩鸞白鶴，遊行憩息。東方朔卻不大認識他們，只得整整衣冠，上前相見，叩問

兩師何來？是何法號？二仙相顧笑道：「別來未久，你就不認得我們了？」那穿白的乃是一位跛仙，笑說：「我名李玄，外號鐵

拐。」又指著那仙說：「他是玄珠子。都是前生好友，怎說不認識的話。」東方朔究竟道行高深，雖在凡間，已通神靈。一聞此

言，恍然記得天界之事，忙含笑認罪，把二仙邀入書室。

　　二仙笑道：「無事不登三寶殿。此來正因歲星有了為難之事，特來替你幫個小忙。再則也還向你懇個小小份上。」東方朔請他

們坐定了，方笑問：「可是為那王一之的事情？他是李道兄的高足呀！可惜此遭事情，鬧得太不成話，只怕沒法周全他罷。」鐵拐

先生笑道：「貧道豈為救他性命而來？他以鬼師地位，知法犯法，此如可赦，天下�惡大罪之人，無一不可赦了。不過罪到極處，
不過一個死刑，身死罪完，再不能加出什麼刑罰來。貧道之意，為念多年師徒之情，恐他一入陰曹，便應再受地獄之苦，不知何日

方得出頭？因此和歲星情商，可否待他身死之後，由我帶去他的遺體，使他再用個幾百年的苦功，將來或者還有些造化，也算我們

師生一番。這事大概可以辦得到麼？」東方朔答道：「這個容易。天有常刑，刑畢為止，何能處置過當？況且一之這人，不過是酒

醉任性，良心上可沒甚壞處。論其情節，亦很可憐，得道兄如此周全，也很可報他一生俠義忠厚的好處。這是一定可以遵命的。」

　　又問玄珠道兄：「遠道枉顧，可有什麼見教沒有？」玄珠子笑道：「鐵拐先生為他徒弟的事，貧道卻無所求於道兄。只因道兄

現在奉旨正法的李少君，這人正是從前跟隨通天教主，大鬧淮海村和羅圓夫人為難的一個妖物。此物原是一個修煉五千年的大龜，

隨身有法寶，名為遮眼球，乃用它自己的龜蛋，以人世間最污穢不堪之物咒成。此球一出，人人眼中如受一重厚霧的遮蔽，對面不

能相見。」玄珠子說到這句，東方朔恍然點頭道：「怪不得我聽人說，上次他把人家鬼魂代替李妃和皇帝相見。皇帝能見其人，而

不能瞧清他的容貌，迷離恍惚，如在五里霧中。當時不知他用甚麼法力，可以做成這等景象。今據道兄說來，可知是此球作祟了。

」玄珠子點頭笑道：「這不過是一樁小事。萬歲見不見得李夫人，究竟沒什麼大關係。道兄還不曉他在錢塘江頭鬧的事情，才不小

咧。本來錢塘江潮，到處很大。自我蒞任之後，將各處高潮用法並至一區，別處的潮少水淺，那批不得志的蛟精龜怪，就不能藏身

其中。至於潮大之處，有貧道自己管住，它們雖狡猾，也無可如何。不料老蛟想出惡計，竟於上年邀同這個龜精，大舉來犯。龜精

懸球作法，我方神將，一個個不能相見，幾乎著了它的道兒。幸得文美真人派他徒弟通慧，預先在福建文筆峰下，煉就一個水晶瓶

兒，既能發光照人，又能吸收它的妖霧。是他準時前來，把它趕入海中，躲得不敢出頭。誰知它如今又變幻人形，來此迷惑皇帝。

貧道因想此物不除，終為大害。特地趕來幫助道兄，共除此怪。因這廝的法寶，不但能夠放霧迷人，並有抗拒兵戈之力。聞它自知

作惡太多，怕受天誅，常常把那遮眼球掛在室中，一則防人暗刺，二則使人雙目失明，瞧不清他的所在。道兄雖然奉旨查辦，倒恐

一時未必能夠除它呢。」東方朔聽了，不覺竦然下拜道：「承道兄不遠千里前來指教。尚望將除妖之法見示，不特小弟之幸，也是

天下人民之幸。」未知玄珠子如何回言，卻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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